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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投资人张清豪通过银行按

揭方式购买了三一重工一台型号为

SR220 的旋挖钻机。没想到的是，这
台价值 460 万元的机器不仅没有让
他致富，反而让他数次对簿公堂。

张清豪的遭遇并非个案。《中国

企业报》记者查阅了长沙多个县级人

民法院的网站，搜索到 70多起与三
一重工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或“按揭

贷款纠纷”的案件。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一位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为抢占

市场，重型机械公司扩张非常激进，

整体业务以销售为主导，常常忽略了

对客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忽视了

风险控制，导致客户“断供”，坏账不

断。

“80后”小业主的烦恼

“我原来就干过工程建筑的活，

只不过没有自己的机器。后来看别人

干得还不错，利润也很好，就想自己

也买一台旋挖钻机，自己接工程也

行，租给别人收租金也行。2009年 3
月，我在北京看上一台三一重工的旋

挖钻机，价值 460万元。但当时我手
上的资金不够，中发公司（湖南中发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我可以选择按揭贷款的方式购

买。于是我首付了 138 万元，再由中
发公司担保向光大银行青岛支行贷

了 322万元。”“80后”小业主张清豪
告诉记者。

旋挖钻机是一种适合建筑基础

工程中成孔作业的施工机械。主要适

于砂土、黏性土、粉质土等土层施工，

在灌注桩、连续墙、基础加固等多种

地基基础施工中得到广泛应用。

2009 年 4 月，张清豪与中发公
司签订了《工程机械、车辆按揭担保

服务协议》，中发公司向张清豪收取

了担保贷款总额 1.8%的担保费用共
计 5.796 万元以及按揭保证金 6.44
万元。

“由于我经验少，有些工程款一

直拖欠着结不下来。那个时候，我每

月需要还给银行的 9.7 万元（旋挖
钻机贷款）就还不上了，断断续续的

由中发公司帮我代还了七八个月的

钱。当时我本来想要卖房子还钱的，

但是没想到，房子还没卖出去，中发

公司就来拖走了我的机器。”张清豪

说。

据张清豪回忆，2010 年 12 月 4
日，中发公司派了数名社会人员来到

张清豪位于广东肇庆的工地上准备

强行将旋挖钻机拉走，在当地公安部

门的介入下，机器并未被拖走。但第

二天，趁张清豪不在工地的空当，机

器还是被拖走了。

“原本机器在，我还可能开工干

活或者租出去挣钱还贷款，但这样一

来，我基本不可能再开工挣钱了。”张

清豪说。

记者从张清豪处得到了一份编

号为 27110916000084 的个人贷款合
同，其中第二十七条第 8项条款明确
规定：未经贷款人（张清豪）事先书面

同意，保证人（中发公司）不得以任何

方式处置其主要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转让、赠与、设置第三方权益、对外投

资、公司分立等，以至于影响保证人

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责任和义务。

中发公司被指非法经营

“因为中发公司是三一重工的关

联公司，我从未怀疑过它的资质。一

直到我的机器被拖走，我开始跟中发

公司打官司之后，我的律师告诉我，

原来中发一直都是超范围经营，根本

没有担保资质。”

公开资料显示，中发公司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成立，业务范围遍
及三一产品的销售区域。根据三一重

工与中发公司签署的协议，三一重工

委托中发公司办理三一重工客户向

银行申请工程机械按揭贷款、购买三

一重工工程机械设备的手续，按揭业

务手续费由中发公司向客户收取。

记者了解到，中发公司的实际

操作流程是，帮助欲购买三一重工

产品的借款人向银行贷款，在借款

人逾期不还的情况下，银行会要求

中发公司向银行支付借款人所欠本

金及利息，银行将把借款人的债权

转让给中发公司，中发公司受让债

权后向债务人催讨。银行在收款后

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等相关文件

交给中发公司，由中发公司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向借款人追索欠款，

行使抵押权等。

记者从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济信息中心调取了中发公司的企

业注册登记资料。资料显示，该公司

经营范围是：工程机械、汽车（不含小

轿车）其他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代

理；设备租赁、投资及资产管理；机动

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1月 14日止）。
“经过查证，中发公司不是融资

性担保公司，只是普通的有限责任公

司，没有对外融资和从事以金融业为

主的担保业务经营范围。根据《融资

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第

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

务。”湖南辰邦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

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向另外一位唐姓律师

求证。唐律师告诉记者，公司的行为

超出了其经营范围，就涉嫌非法经

营，工商部门有权对其进行处罚。

记者就上述事件与三一集团宣

传部、中发公司分别求证，但数次拨

打两家公司相关负责人的办公电话

和手机均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发

去短信说明采访意图，但截至发稿未

获回应。

激进的按揭销售

“我现在背着几百万元的债务，

又没有机器可以开工挣钱，真不知道

今后日子怎么过。从 2010年 12月望
城县人民法院查封我的机器后，直到

现在，我都没见过我的机器。望城县

法院告诉我机器已经委托给三一重

工保管了，但是三一重工的工作人员

却告诉我机器丢失了。现在我已经向

对方递了申请书，退还我已交的购机

款 200 万元及赔偿我的损失 510 万
元。”张清豪说。

值得注意的是，张清豪的遭遇并

非孤例。从 2011年开始，个人客户通
过信贷销售的方式购买三一重工的

产品后，机器被强行拖走的事情层出

不穷。这些事件与张清豪的故事有很

多相同之处，基本上都是通过按揭贷

款，或者分期付款等信贷销售的方

式，购买了三一重工的大型设备，因

无法及时还款而被强行收回设备，并

被起诉。据媒体报道，河南、河北、湖

南的数十名购买过三一重工产品的

个人客户都有和张清豪类似的遭遇。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只是三一重

工独有，业内几家领头企业几乎都存

在这样的现象。

业内普遍认为，在“四万亿”计划

投下去的 2009年，低首付甚至零首
付确实帮助厂商扩大了销售业绩，彼

时全国各地的工程建设一片热火朝

天，个人用户能够按时还款。但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房地产市场调控后，

很多个人和小包工队都没活儿可干，

想按时还款很难。

公开资料显示，2010 年，重型机
械行业代表性企业如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等企业盈利近乎翻番。以三一重

工为例，2010 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169.46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98.43%；实现利润总额 36.1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33%。

而自去年底以来，卖出的设备被

拖回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是谁都不

愿看到的。一旦以银行按揭、融资租

赁方式购买设备的客户出现逾期，则

意味着经销商需要替企业垫付，而主

机制造厂家则承担最终的垫付、回购

责任，这就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甚

至吞噬掉以前的利润。”一家第三方

融资租赁公司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工程机械行业激进式销售争议
“动批”外迁：
商户忧心投资商淡定
（上接第一版）

当被问及如果给予一定补偿是否愿意搬到河北时，杨洋说：“别说

老板不愿意，就连我们都不愿意。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了，很多都是老主

顾了，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人气与顾客都流失掉了，怎么补偿？到了河

北，一切都得重来。现在的生意挺红火的，我们在这干的也挺好的，真的

搬迁，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除此之外，商户还有诸多担心。在最初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大多

都是一次性投入二三十万元的进场费，和市场签的合同也还没有到

期。如果搬迁后，这些后续进场费是否会退还，外迁的市场能不能迅速

成熟起来，外迁以后会如何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

对比用户的担心，“动批”市场的投资商则显得淡定了许多。“早就

说了要拆，我估计少说也得五年吧，最早也得到2017年，这个事谁也定

不下来。”金开利德服装批发市场经营部的相关人员对记者说道，“这

只是政府的一个规划，动物园商圈这么大，周边的十多万人口靠这儿

吃饭，不能说搬就搬的。而且这个商场和别的商场还不一样，是属于公

交系统的，只能进行升级改造，即使搬迁，也会给商户补偿的。”

合众批发市场的市场管理部相关人员表示：“这都是以后的事儿，光

说要搬，总得有承接的地方。说是河北和周边的郊区会承接这些外移的

产业，但是‘动批’的商户这么多，就是盖楼也得很长一段时间。话又说回

来，就是楼盖好了，商户搬不搬还不好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别想那

么多了，眼前做好自己的生意最要紧。”

其他市场的相关工作人员也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

对于商户搬迁的后续安置问题，记者联系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问题现在考虑有些超前，关于后续

安置的问题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现在还不太清楚，需要沟通协调后才

能给予回复。

产业转移大考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已

向有关部门报告，建议将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外迁，并认为其已

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与“动批”一起搬家的还有雅

宝路、大红门等批发市场。

据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相关人士介绍，“动批”市场导致了大量外来

人口涌入，人流、车流聚集混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

重，安全方面也存有严重隐患，给北京的城市规划带来了负面影响。

西城区委书记王宁曾经算了一笔账。目前，“动批”有2万多个服装

批发商，每年会给西城经济带来6000万元左右的效益，但是政府所要

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却超过1亿元。

人民大学教授杨宏山指出，北京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越来越激

烈，城市功能确实要做一些减法，把有些项目尤其低端的产业适度外

迁。

此前，河北省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双方确定了北京市服装服饰物流

园转移到河北重点工作，并落实《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河北

保定、廊坊以及张家口等周边城市成为北京批发市场外迁分流的主要

承接地。专家预计，北京批发市场外迁会为河北带来50万到100万的人

口流量。

“北京市未来要向高端产业发展，主要任务是转型升级。”中国企

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北京完成产业转型升

级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北京自身仍然处在中低端产业的

吸纳和膨胀阶段，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应对资

源环境压力，单靠北京自身无法完成。北京需要周边地区的产业空间，

这就需要北京与周边地区加强区域产业合作。”

为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河北省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廊坊为代表的

京东新城，以涿州为中心的京南新城和以张家口为中心的京西新城等几

大批发市场聚集区。目前，已有部分商户入驻其中。

李锦指出，服装批发市场等低端产业外迁是政府行为，但是市场

有自身的规律，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另外，河北在承接北京的

低端产业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中央和北京的政策倾斜还不得而

知，外迁后的产业能否和在京时发展得一样好也是个待解之谜。

长沙多个县级人民法院网站显示，与三一重工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或“按揭贷款纠纷”的

案件有 70多起。近年来，为抢占市场，重型机械公司扩张激进，整体业务以销售为主导，常常

忽略了对客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忽视了风险控制，导致客户“断供”，坏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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